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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Ⅰ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我与香草，说不上谁追求谁，是水到渠成吧。我一直感

激香草，她是旺夫女人啊。

●我知道田尚宇跟你聊起我们小时候的经历，那些偷鸡摸狗

的事确实没有少干。我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东宅小囝哭完，西宅小囝接

着哭，隔三差五挨爹娘揍。最滑稽的是，他给我取“黑皮”这个绰号，

看来我要背一辈子了。叫我“黑皮”最起劲的是香草，她胆子大，像个

野小子，与我们整天玩在一起。

我和香草是同岁，但我比她晚一年上学，与小一岁的田尚宇倒是一

个班念到初中。香草初中毕业没有参加中考，跟着村里几个姐妹去上海

打工。第二年，我初中毕业时，看到打扮洋气的香草休假回来，她老远

喊我：“黑皮，你还在念书，当大学生呀，想不想跟我出去打工，厂子

里正在招人呢。”我站住，与香草说话，她身上有股香气直冲我的鼻

子。我问香草：“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香草说：“黑皮，在乡下呆傻

了吧，这是外国进口的香水，好嗅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一个

乡下人哪里知道香水这东西，还是什么外国的。我对香草说：“好嗅，

狗嗅了是不是就想亲你一口。”香草听了一点不恼怒，反而高兴得哈哈

大笑，并将身子凑上来，有点挑逗地说：“黑皮，看你黑得像条小狗，

你亲我呀，亲我呀。”我一边急忙朝后退，一边嘴上说着话：“香草，你

什么意思，骂人呢，当我是狗啊。”香草告诉我，上海有些大老板，手

里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跟班前呼后拥，有钱人，好威风。她

说：“黑皮，你一个男人，读书，不就为了赚钱，那有钱赚了，还读什

么书。”我被香草这番唠叨，搞得头晕。稍停一下，我接过香草递来一

块糖，剥了糖纸，将糖往嘴里一丢，顷刻那甜味浸透口腔，一丝丝向胃

里流动，流遍全身，身体有点飘起来的感觉。“香草，你这糖也是外国

的吧。”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糖，我想一定很高级，香草肯定赚了不少

钱。香草说：“那倒不是，在上海南京路买的，上海的店里都有，村庄

里当然不会有了。”

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香草说有钱赚，那钱在哪里呢？香草推了

我一把，她说：“你这个死黑皮，厂里做工，每个月都有工资的，有时

还会发奖金，你爹在渔场撑船，做一年抵不上上海厂里一个月工资。”

我爹是帮人家撑船捕小鱼，又没有文化，哪里会赚钱。就像我出生时取

名字，我爹在渔场做事，随口让我娘叫我“渔场”算了，看得出我爹是

潦草脾气、一笔带过的人。而童年时的玩伴田尚宇叫我“黑皮”，倒出

了名。田尚宇是村庄里最羡慕香草的人，说她长相标致，懂赚钱，有眼

光。他初中毕业不想中考，要跟香草姐出去打工，被他爹打了一顿，才

消了辍学念头。我爹出门十天半月泡在渔场不是织网，就是出海捕鱼，

从来不管我，不想管，也管不住我。我娘由我妹陪着，历来不插手我的

事。

●香草假期休完，她带我去了上海。第一次进城，我辨不清东西

南北，沿街商店、小吃店比村庄房子还多，那些饭菜香味满街飘来飘

去，我的肚子老是觉得饿。香草一副看穿我的样子，她说：“黑皮呀，

我刚请你吃了饭，一条街没有走完，就又饿了，你是饿死鬼投胎吧。”

我告诉香草，跟她来了上海，不要再叫我“黑皮”了，让城里人听见，

难为情。其实，我知道香草才不管这些呢，她反而左一个黑皮右一个黑

皮，叫得更勤了。走了一会儿，香草突然说：“黑皮，你别再说饿，进

了厂子里，吃的饭让你吐出来。”我不知香草啥意思，不就吃她一顿饭

嘛，用得着说这些难听话？我忍着，毕竟是我跟着香草出来打工赚钱，

她是帮助我啊。

到了厂里，我嗅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还有一种乡下医院里消毒

药水味，这种怪味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肚子里肠胃开始翻出酸水。香

草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光头男人亲热地叫着香草，“妹妹，到乡

下好几天了，看看侬脸孔都晒黑了”。香草接过话，“阿哥，你瞎说啥，

我给你带来了人，是我一个村里的邻居，他叫黑皮，大名宋渔场，你工

钿开爽气点”。香草头转过来看着我说：“黑皮，这位是袁厂长。”我叫

了一声“袁厂长好”。袁厂长点了一支香烟，说厂里正缺人手，来了好

好干。就叫香草带我去二车间报到。二车间工头是个女的，她安排我先

到末道工序干包装。

这是一家街道集体小厂，生产塑料制品，当初是解决街道失业青

年、困难户、劳改释放人员就业而创办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几

乎没有上海人愿意在这种厂子里做工了。有的长期请病假，跑到广州贩

牛仔裤、电子产品等紧俏货；有的停薪留职；路道粗、有背景的跟着一

两个行家去乡下小镇搞乡镇联营企业，或跑到国外“洋插队”打工，而

这家小厂只好招农村进城青年做工，维持运转。我做的活，是从流水线

到最后成品，将产品打包装箱，封箱，贴上商标，拉到仓库堆放，是最

没有技术含量，主要靠力气。但每个月能拿四五百块工资，我觉得比村

庄种地要赚得多。香草在一车间当工头，大概相当于车间主任，权力蛮

大的，工资也高不少。平常在厂里，我很少见到香草，在车间边上，她

有一间小办公室，有事她把班长叫进去。有一次，我走过一车间办公

室，听到袁厂长在跟香草讲话，袁厂长说，“香草，侬今后不要叫我阿

哥，叫我爷叔好啦，我家里有个儿子与你同时代人，阿拉是隔一代的

人。”香草嘴巴也是厉害，她对袁厂长说，“你叫我妹妹，我当然叫你阿

哥哟，有啥不对啦”。看到有工人走来，我就跑掉了，没有听他们继续

聊下去。

●在这家工厂，我一干就是二三年，生计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为省路费盘缠，我很少回村庄，好在住在厂里搭建的彩钢板临时房里，

不用自己掏钱，一日三餐吃食堂，比外面小饭店省钱多了。其实，平时

抽烟、喝点小酒，看几场电影，给工头、老阿姨买点瓜子吃吃，余下的

工资并不多。要说省钱，在村里生活比城里开销少，那时乡村落后，赚

不了钱，也花不 了多少钱，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种的。香草比我多回去

几趟，我就托她把工资带给我娘，好让家里和我妹妹读书用。厂里有一

半工人是上海人，他们觉得我黑皮是蛮懂得省钞票，经常开玩笑说我赚

钱回乡下讨老婆，做我的女人肯定日子过得不会差。这些闲聊，我是听

听而已，他们哪里看得起乡下人，刚进厂报到时，总是问我乡下电通了

吗？去你的，都是一个上海市的，城乡差别有那么大吗？特别有意思的

是，我一个班组干活的老李，他悄悄地跟我说，袁厂长家有个女儿与我

差不多大，就是人长得矮小点，身高停在一米四，再也

不长了，初中毕业，一直失业在家，不愿意出去工作，

说是介绍我做上门女婿。我嫌老李啰嗦，就告诉他，我

在乡下有相好的。老李紧盯不放，他说你的相好是不是

香草啊。我开始不搭理老李，他有点神秘地说：“黑

皮，你不晓得吧，我听说袁厂长还有一个儿子，快三十

岁了，袁厂长要香草做他儿媳妇呢。”这个事，香草从

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与香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真有

这种事，她不应该瞒我。

一个星期天傍晚时分，香草从村庄回城准备第二天

上班，我娘托她给我带来乡下的一点吃食。香草告诉

我，田尚宇考取高中了，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这个我

一点不觉得意外，尚宇是块读书的料。我纳闷的是，要

是不问香草与袁厂长儿子的事，她是不肯讲的。我不想

兜圈子，就问了香草。香草倒好，脸孔一板，她说：

“你这个死黑皮，又想啥呢，袁厂长是讲过，他儿子不

争气，轧了坏道，交了烂朋友，吸过毒，送戒毒所戒

毒，人出来后，总觉得抬不起头做人，人瘦得像一根柴

秆，没有力气做工，一直养在家里，袁厂长是想让我劝

劝他儿子，年轻人之间好沟通。”听了香草的话，原来

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宽畅多了。“香草，要不我与你找

个时间，一起去劝劝袁厂长的儿子吧。”香草说：“不

行，我们一男一女像对小夫妻，会给袁厂长儿子刺激

的，弄不好反而坏事。”香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接

过话：“香草，那你做我女朋友好了，这样介绍起来大

家不会太尴尬。”香草眼睛向上一挑，哼一声：“黑皮，

你厚脸皮，乡下楼房没一间，跟你谈朋友到羊棚里谈

啊。”稍停片刻，香草又说：“除非你当了老板，上海有

套房，我就嫁给你黑皮。”我听了香草这话，真是激动

人心，不管她是调侃，还是讥讽，我对香草说：“你这

话当真？”香草笑着大声说：“我香草说话算数，当然当

真啦。”

这是一次关键的交谈，我意识到一个男人的自尊，

即使我当不成老板，仍住着工棚，娶不上香草，但我必

须在城里努力一把，绝不愿意看到我村庄里香草姑娘，

做袁厂长儿子这种人的老婆。另有一个原因是，田尚宇

读了高中，再过三年，他考上大学，我还在厂里卖力

气，那我会被村庄里的人笑话死了，所以无论如何，我

不能被他甩太远，真要那样，不要说讨香草为老婆，就

连做个普通朋友，都会被她看不起。

●一天晚上，我请来上海后认识的新朋友阿二头

喝酒，他在一个电器配件厂做机修工，以前听他说起有

个松江亲戚是建筑老板，关系处得不错。这个建筑老板

的堂姐是阿二头的娘，她嫁到上海一连生下三个光头儿

子，阿二头排行老二，两家经常走动来往的。我打算托

阿二头问问，建筑老板那边有什么活，准备包一块下

来，我与阿二头一起干，总比打工赚钱多。阿二头也是

一个想发财的人，那时市场经济放开好几年了，各

种经济实体或个体户，正流行当老板，好像当了老

板才算有花头。我和阿二头一拍即合，做起了老板

梦。

第二天，阿二头骑自行车来找我，他说：“黑

皮，这事成了。”他有点激动，我让他慢慢说。阿

二头猛吸一口烟，掐灭烟头，说这个建筑老板，阿

二头叫他伯伯，手上有两个工地开工了，正缺人

手，那个在松江的 16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他做土

建，让我俩接手做水电配套工程，前期由他垫资。

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阿二头办事效率高。当天夜

里，我找香草说了这个情况，她起初有点不相信，

说哪有这等好事，被你黑皮碰到了，看来我跟你这

辈子必须呆在一个村庄，不迁户口了。有了香草的

支持，我的老板梦仿佛就摆在眼前。

接下来，我向袁厂长提出辞职。阿二头停薪留

职，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与阿二头做了分

工，他主要与他的老板伯伯先谈合同事宜，我回家

乡小镇摸情况，看看是否物色到有施工经验的电

工、管道工等人员。几天转下来，我的水电配套工

程施工队伍拉起来了。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这全

归于建筑老板沈伯伯的大力帮助，他有心让我和阿

二头两个年轻人出道，有时半夜三更他还给我俩培

训，多方面得到他的言传身教。

这个工地做了整整三年，我从一个不会看图

纸，对建筑行业一点不懂的门外汉，在沈伯伯的指

导下，通过驻扎工地日夜苦干，学习积累，我成了

行业的骨干力量。香草休息天经常来工地，看到我

比在厂里时晒得更黑了，心疼地说：“黑皮，要是

挺不住，咱不当老板，不要房子，回乡下去，行

不？”我对香草说：“你还没有成为我老婆呢，我怎

能放弃目标。”香草依偎在我的胸口，她轻轻地

说：“傻瓜，我当初带你到上海打工，村庄里那么

多人，为啥只带你啊，你真不懂我的心吗？”那时

我真没有往那方面想，我是为了逃避读书，才离家

打工。我抱着香草的肩膀问：“香草，你身上的香

水味呢？”香草老实地说：“你在工地那么苦，我还

抹啥香水。以前回村庄，怕村里人嗅到我身上留着

的塑料怪味，才洒一点香水冲味。你以为我进了城

忘了爹娘不成，你也太小瞧人了。”

第一个工地完成后，我和阿二头跟沈伯伯又做

了几个工程，总共跟了他有五六年。后来，我与阿

二头各自做工程，都当了老板，有资源共享，有事

联系，平时各忙各的。我的生活改善了，在上海买

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香草呢，在城里，我俩当然

成了夫妻，现在女儿都上初中了。我与香草，说不

上谁追求谁，是水到渠成吧。我一直感激香草，她

是旺夫女人啊。

我与香草成了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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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一牵手，让我们一起走到今天，也必将走向白头。

口述/龚童村 整理/刘千荣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组合Ⅱ
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

申城巧遇终牵手

【过去时】

●时光真的是飞逝如电，一转眼我到上海来打工已有22年了，在

这近八千个的日子里，有许多刻骨铭心的往事值得回味，其中庆香港回归
的那个“七一”之夜，是我最难忘的记忆，因为那也是我和我老婆贾玲
（别误会，只是和如今的一位当红女笑星同名），当年的初恋意中人第一次
牵手的日子。

我和贾玲虽然牵手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夜，但认识却很早。小学五
年级的时候，邻村因为遭了洪水之灾，教室冲垮后一时来不及修复，其他
年级还可以临时对付，唯独毕业班不敢将就。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于是
临时把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转到我们村插到我们班来了。贾玲是邻村转
到我们班上的女生，当时我们大概十二三岁的年纪，而贾玲则十五六岁的
样子，看上去像个大姑娘了。因此她比我们更知道用功，也常被老师表
扬。我们虽然也迫于毕业班的压力，比起以往读书勤奋多了，但仍改不了
顽皮习性。

也许是受了拿下中国首个奥运冠军许海峰从小打弹弓练出神枪手的启
发，班上男生喜欢玩弹弓，不知道是从哪位男生开始的，班上男生拥有弹
弓的数量在逐个增加，发展到后来人手一把，连被我们称为“书呆子”的
学习委员也用粗铁丝拧了一个，正准备在我的指导下，大量采购橡皮筋完
成最后的组装。

在所有的弹弓中，我的弹弓最为时髦，那是在部队当兵的表哥回家探
亲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和其他用橡皮筋制作的弹弓相比，我的是橡胶内
胎做的，弹性足、力道大，射程远，校长的儿子要花钱买我都没答应。

●弹弓一多就容易生事，神枪手没练出来一个，纰漏事一大堆，

最严重的一次是校长的儿子用弹弓打鸟时，把村部的玻璃窗给打碎一扇，
恰好被村长抓住，押到了学校。当着班主任的面，一审问，把我们班男生
人手一把弹弓的“秘密军情”给供了出来，我们都骂他是叛徒和甫志高一
样。

班主任震怒，在校长和村长的监督下，对我们的书包进行了大搜查，
表哥送我的精美弹弓也成了学校老师查抄的战利品。想到这么好的弹弓将
被老师毁掉，不争气的我居然咧嘴大哭起来，班主任是又好气又好乐，大
声呵斥不准哭，见我还抽泣不止，一怒之下把我揪出了教室，罚站在初秋
的太阳下。

倔强的我不服，大声说那是表哥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没拿它干坏事，
你们无权收我的。老师看看我的弹弓，又看看我，感叹道，你把玩弹弓的
心思用在学习上多好！瞧你那成绩……

全班二十一个男生，二十一把弹弓一个不少，堆了一地。老师看着收
缴来的战利品，拿出一张宽大的旧报纸打了个大包，叫贾玲拿出去甩到前
面的河沟里。当时上游的水库正通过这些河沟往各生产队送水，不用问，
扔进去就被奔腾的流水卷走了，老师这一招可够绝的。看着贾玲用双手抱
着报纸包出去，空手回来，我们男生的心都碎了，这“女特务的”绰号被
我们一致送给了贾玲。

我怎么也没想到“女特务”贾玲，特别听老师话的贾玲居然会作弊，
在扔弹弓的时候，悄悄把我的弹弓藏了起来，还找机会还给了我，叮嘱我
千万别再拿学校来了，既然别人送你的生日礼物就该好好珍藏才是，这才
是对别人的最好尊重。你要是还在男生面前显摆，被老师知道了，你这弹
弓完蛋，我也跟着倒霉。

我人浑，这点道理还是懂的，拿着失而复得的弹弓回到家，压到箱底
再也没拿出来练神枪手。想着班主任看我的不屑眼神，知道学习差的孩
子，老师瞧不起，从此认真地捧起书本开始用功学习。

●五年级下学期，邻村的校舍重新建好，转到我们班上的同学，

又从哪来回到哪去了，贾玲和她的同学又回到自己村里上学，再见面是在
到乡中心小学参加小学升初中统一考试的考场内。巧的是我和贾玲坐前后
位，中午休息时她没忘问我弹弓还在不？我说在，放在我家的箱子下面。

贾玲看看我说，上午语文考试我回头扫了几眼，发现你好多题都答出
来了，也都对，你比以前进步多了，以前你考试老不及格的。我被贾玲说
得不好意思。便装作午睡把头埋进胳膊弯里。

出乎贾玲和所有老师同学的预料，我居然以班上前几名的分数考进了
初中学校。但在初一教室里我却未能见到贾玲，后来才从邻村同学口中得
知，贾玲其实也考上了初中，但她父母不让她继续读下去，说是她定下的
娃娃亲，男方不想让她再读书了，准备过几年就把她娶进家门当媳妇。

我微微感到有些可惜，有时回到家里会把弹弓拿出来拉两下，会想起
贾玲那亭亭玉立的身姿。大概上初三的时候，隐隐听说，贾玲到常州打
工，赚了一点钱，回来把父母定下的娃娃亲退了，为此男方还到贾玲家大
闹一场，贾玲赔完钱又出门打工，发誓再不踏进老家半步。

也许是天资的原因，上了初中的我知道用功了，但成绩还只是中等。
在升高中和中专的考试中，我没能通过，复读一年仍然名落孙山后，我跟
随表哥来到了大上海。表哥从部队退伍后到了上海，给一家企业当保安，
由于他是退伍军人出身，工作又很努力，很快就升为领班，跟着表哥我顺
利成了一名保安。

表哥说你还年轻，当保安只是暂时的，想学啥技术和哥说一声，有个
技能才能找到好工作，才能拿高工资。学啥手艺和技能呢？我还没想好，
表哥在大场镇上的社区学校计算机培训班，给我报了名。现在想想，表哥
到底在部队摸爬滚打过，真有见识！

●我还不知道电脑是个啥玩意，却要到培训班来学习。我有点胆

怯也很好奇，上了第一节课，就有点后悔了。班上听课的几乎都是上海本
地人，讲课的老师也用上海话讲，我根本听不懂。回来问表哥能不能退学
费呀，我不去听了，那老师上课讲上海话，我听不懂。表哥说你不会和老
师说呀，让他讲普通话嘛。我说那多不好好意思，表哥骂我没用，真不像
是爷们。

再去听课，老师还是操着一口吴侬软语，我正在想要不要站起来说我
听不明白时，一位女生站了起来，说老师你能不能讲普通话，我是外地来
的听不懂上海话。老师一下愣住了，教室里也出奇地安静。老师笑了笑，
说有外地学员来学电脑啊，第一次碰到，还有没有是外地学员听不懂上海
话的？

从那女生站起来然后说话，我和那老师一样也愣住了，这人长得咋那

么像贾玲呢，又一想不会这么巧，贾玲不是在常州打工
吗，怎么会在上海？天下长得像的人有的是。这女孩穿的
多洋气，她要不说话，谁知她是外地的，还以为是上海小
姑娘呢。我正在那胡思乱想，听老师问，忙站起来说，我
也是外地的，听不懂上海话。和我几乎同时站起来还有和
那女孩同桌的另一位女同学。

我站起来说话，轮到那女孩发愣了，我看到她和同桌
都看着我，还在小声嘀咕着什么。又一次上课，我揣着疑
问，特地在离那女孩近的座位坐下。一切谜底都在上课老
师的点名后揭晓，当老师念到贾玲时，答到的正是那女
孩，而老师点到我名字的时候，贾玲似乎比我还激动，用
手推着同桌说了句“果然是他”，声音大得我都听见了。

课间休息，我被贾玲和同桌叫了出去，我们惊叹怎么
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我问贾玲不是在常州吗？贾玲探
口气说，常州待不下去了，那个服装厂老家人比较多，我
感觉没脸在那里继续混下去就跑到上海来了。贾玲说你到
底不够聪明，考上初中，还是没能考上高中。我红了脸说
俺家祖坟上就没长考大学的蒿子。

●贾玲和我都是要倒班的，所以轮到上课时我们

恰好上班，只能缺课，这样落下的课我们只能互相借阅听
课笔记来尽量弥补。我英语比贾玲好，领悟起来比贾玲
快，有时贾玲也会去我上班的公司找我给她讲解，表哥看
到就偷偷对我说厉害啊，这么短时间就泡到马子了？我说
不是，是小学同学贾玲。

贾玲退亲的事在我们那远近闻名，表哥也有所耳闻，
甚至被贾玲退亲的男娃，表哥都见过。表哥说那男孩人黑
且矮，好抽烟，还赌钱，配不上贾玲，难怪贾玲死活都要
退亲，这丫头比你大好几岁吧？“比我大三岁。”表哥听完
我的回答笑了说：“正好，女大三，抱金砖。”我让表哥别
胡说，都是老乡。

时间一晃过去一年，到了 1996年，我和贾玲同在计
算机班学习，考完初级考中级。彼此互有来往，所谓日久
生情，再说贾玲确实很优秀。我见不到贾玲就会在那暗自
发愣，人像丢了魂似的。这一切都没逃过已经结婚成家的
表哥的眼睛，表哥说喜欢就追呀。我问怎么追，表哥说请
她看电影啊。

我试着请了很多次，贾玲只答应去过两次，一次是看
当时还不是很出名的歌星孙楠的演唱会，还有就是看吴奇
隆、杨采妮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表哥说她同意陪
你看电影，就证明不反感你。要想办法向她表达。我真找
机会和贾玲说了，贾玲说我可比你大，一直拿你当小弟
看。另外，我发誓不再回老家，真要和你谈朋友，我还是
得回我不想回的故乡。贾玲就这样把我回绝了。在接下来
一年多的时光里，贾玲都离我不远不近，对我也是不冷不
热的。

●1997年，伴随着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的脚步日益

临近，我们这些漂泊在上海的异乡人同样能感觉到市民心
中所蕴藏的无比喜悦和自豪。平日里人们见面说得最多的
话题是香港回归，各大媒体也都围绕香港回归主题做足文
章，电视、收音机也都是香港回归的文艺节目。那时，我
上班、去培训班学电脑之余，听得最起劲的是中央人民广
播台小说联播节目每日播出的长篇小说《补天裂》。这种

自豪和喜悦多少冲谈了我少年维特似的感情烦恼。
沉浸在回归前的浓烈气氛中，我不由想起春节里

回老家时，母亲的叮咛。母亲让我人放机灵一点，最
好把你喜欢的贾玲姑娘一起带回来。母亲这样说，是
因为她从表哥那儿得到了小道消息。

我当时就笑了，安慰母亲说香港一定会被收回
来，贾玲也一定会成为您的儿媳妇！我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没底。我和贾玲平日虽有来往，也一起去看过
电影，我对贾玲痴情一片，可贾玲对我的感情却像雨
像雾又像风。我约贾玲“七一”前夜，一起去外滩，
贾玲说她怕那晚加班走不开，给了我一个捉摸不定的
答复。

●1997年的6月30日晚，湛蓝的天空万里

无云，温度也很高。下完班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
到贾玲上班的电子厂门外。万幸的是贾玲不加班，还
答应和我一起去外滩迎接香港回归。一路上见到的都
是向外滩方向涌动的人流，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
的笑容。香港回归，百年梦圆，怎能不让每一个有爱
国情怀的中国人不欢欣鼓舞呢！

坐在车上，我在想以前去外滩都是在白天，这一
回要好好看看外滩流光溢彩的美丽夜景，还有自己心
爱的姑娘陪在身边，一定让黄浦江的夜风吹个够。可
一想到猜不透贾玲的心事，又不免惆怅。赶到外滩的
时候，天并未全黑下来，但外滩上早已是人山人海，
一座座新搭建好供晚上演出用的露天舞台，如小岛一
样点缀在潮水般的人流中。

节目演出并未开始，外滩上的人流，用摩肩接踵
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个没注意，我和贾玲居然走散
了。心下一惊，边走边紧张地四下里张望、搜寻。潮
水般的人群中，贾玲也在搜寻我，还带着哭腔，大声
呼喊我的名字。也许是心灵感应，在吵嚷的人群中我
居然听到了贾玲的呼唤，用力分开人流的我们站到一
处，不约而同地把手伸给了对方，相互手牵手被人流
裹着走。正是那一牵手，让我们一起走到今天，也必
将走向白头。

夜深了，尽管我和贾玲都是意犹未尽，但不得不
打道回府，次日我们还都得上班，下班后都得去听
课。本想乘公交车回去，但回到来时下车的地方，哪
还能看到车的影子，非但没了公交车，连任何机动车
都销声匿迹了。大街小巷的股股人流如百川归海般向
外滩汇集。这才想起广播里说的，庆回归之夜，部分
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哪里还有车可坐？

我和贾玲继续牵手步行往回赶，走了约半个小时
的路，才坐上回大场镇的 58路公交车。后来，通过
电视直播，我们一起观看了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交接
仪式。次年的“七一”，我和贾玲回老家举行了婚礼。

【现在时】

龚童村和贾玲这对恩爱夫妻仍在上海发展。每年
“七一”既是香港回归纪念日，也是他们的牵手定情
日，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